
2024台湾大选台湾深度

怎样才算是台湾人？新住民和新二代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之路

台湾新住民及其子女已快破百万人，但新住民议题仍未得到主流关注。

李依静与刘俊良是一对情侣，他们的母亲都来自中国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

刊登于 2024-01-22

＃新住民＃台海关系＃新二代＃南洋姐妹会＃2024台湾大选＃新南向＃时代力量＃身份认同

分享全文 0

1月13日，台湾大选日，投完票后，21岁的林廷宇从台中搭车只身北上，赶往位于台北市的民进党竞选总部与朋友们会合。抵达时，竞选总部附近已封锁交
通，现场已有数万名支持者舞台萤幕上，民进党总统票数一直持续领先对手阵营，现场传来热烈的欢呼声；但林廷宇发现，自己支持的选区立委在落后，心
情有些低落。

林廷宇是一名“新二代”。从2016年新南向政策开始后，新住民、新二代这样的用词才成为台湾社会主流使用的名词。过去被称做“混血儿”或是“外配的子女”

的他们，如今成为政府眼中的“新南向小尖兵”。在政策鼓励之下，他们从被台湾社会排拒、歧视的外来者，成为政府眼中炙手可热的人才。

新二代就像是在两国中的夹心饼干，生活在台湾，却与陌生又遥远的“母国”息息相关。这些年轻的二代与来自异国的母亲们又大有不同——母亲们大多想隐
身在台湾社会，低调再低调，只拚经济不管政治，甚至不愿去投票；但新二代们很多对政治仍抱持理想，希望透过参与政治、公共事务寻找自我认同，改变
社会对移民与二代的观感。

根据移民署统计，2023年，台湾新住民的人数超过59万人，取得投票权的人数约有29万人，其中，中国与港澳移民合计为15万，接著以越南11万人为最
多；而具投票权新二代约有40万人。换句话说，台湾新住民及其子女已快破百万人，而有投票权的人数占据了台湾选民进4%；纵然数量可观，但在本次大
选中，新住民议题并未得到更多关注。虽然几位候选人多少提出针对新住民的政见，但譬如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刻，就未曾被任何候选人提及。

在台南，一个名为“新二代留声机：移民青年倡议阵线”的团队成员聚集在一家民宿内等待选举结果。18位新二代盯著电视萤幕等待选举结果，在总统票上，
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民进党，政党票则分属在民进党、时代力量或绿党等小党。他们说，长期观察下来，时代力量与其他小党最关心新住民与移工权益。随著
开票过程，愉快的气氛逐渐下降，期待落空，大家发出惋惜声，他们所投的小党皆不过5%票数门槛，没能取得立委席次，全军覆没。

同时间，同属于留声机团队的林廷宇还在台北，他跟伙伴故作欢乐，大声在外国媒体面前唱著民进党的两首竞选歌曲《挺台湾》跟《路》，高唱著“我挺我的
台湾，挺台湾！”，并大喊著“We are Taiwanese”吸引媒体拍照。晚间八点半，台上主持人宣布赖清德与萧美琴当选。群众对著刚结束记者会的赖萧两人高
喊著“总统好”，不少人激动流泪。

深夜，林廷宇独自搭夜车回到家乡。欢呼声消去，这并不是他和“新二代留声机”的朋友们想要看到的结果。而那句“We are Taiwanese”——也著实碰触到
了他长久的痛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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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读东海大学的林廷宇，他的母亲来自印尼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“不够像台湾人”

林廷宇与家人住在台中，母亲 Sunny 是印尼华侨二代。Sunny 是长女，一家人在印尼的排华政策下过得艰辛；在印尼大学就读一年后，Sunny 因排华事件
中断学业，转而到百货公司担任柜姐。对于自己是如何来到台湾，Sunny 始终未向儿子说明，只含糊说是来台旅游认识丈夫，经不起丈夫强烈追求才答应结
婚。

在林廷宇眼里，母亲在台湾的生活有如恶梦。父亲是工地的工人，赚取的薪水勉强能让家庭温饱，但他却多用于吃喝嫖上，经常入不敷出，就连儿子幼时生
病，也不带妻小去医院，而是载著女友外出游玩。Sunny 常常得一个人背著儿子，转好几趟公车，来回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到大医院求诊。

因为家庭收入不高，两个孩子还小，Sunny 就得外出打工，经济拮据时就以一包8元新台币的营多面（印尼炒泡面）给孩子果腹。

更甚的是，夫家亲戚待 Sunny 如下人，亲戚对外称她为外佣，丈夫视她为“买来的老婆”，也称她“外劳”。直到林廷宇小学三年级，Sunny 开始有稳定的经
济能力，月薪甚至超过丈夫，亲戚才慢慢改变瞧不起她的态度。

在国中前，林廷宇没有因为母亲的身份而被亲友特殊对待，“我长得就跟其他台湾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口音也听不出来”。直到高中，同学及网友开始用印尼二
代身份来嘲弄他，一些同学知道他的母亲是印尼人后会嘲讽他“难怪你长得像印尼人”。上大学后，他参与学校议会，学长姐将他带进地方选务工作，基于对
政治的好奇心以及经济需求，他开始大选务相关的打工，这一做就超过三年。但在打工时，有些民众会呛他“你不会说台语就不是台湾人。”

这些，才让林廷宇产生身份认同的问题，“我一直很困惑，什么叫做不够像台湾人？他们用我的新二代身份否定我在台湾的生活经验。”

够不够像台湾人，这是很多新二代的难关。



刘俊良的母亲Belinda，台南永康的家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同属“新二代留声机”成员的刘俊良住在台南，母亲 Belinda 在童书公司工作。Belinda 来自中国重庆，来台湾前是一名电厂的公务员，父母都是老师。当时
做惯了安逸工作的 Belinda 很好奇台湾的生活，与丈夫谈了半年恋爱后就决定来台湾。

作为一名有著台湾口音的“中二代”，外界并无法辨识出刘俊良母亲的身份，家族对他们也十分疼爱。但是，他的母亲并没有获得相同待遇，歧视来得很直
接。小时候，刘俊良早上八点会被父亲带出门上学，九点，Belinda 则出门上班。邻居看见了，会跟刘父嚼舌根：“小心你太太，你前脚出门，她后脚就跟著
出去不知道做些什么事。”还会提醒刘家，小心钱财被中国来的媳妇偷走。

过去，台湾社会认为台湾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，外籍配偶为了改善经济来到台湾，加上文化、语言的差异，台湾社会对于新住民的不理解演
变成偏见与歧视。采访中，Belinda 与其他新住民受访者都曾遇到被夫家提醒“钱财”的情况。

在工作上，同事无心或有意的话语也让 Belinda 难受，“有人会说，妳会写字（繁体）啊？有时发生大事，两岸关系敏感，同事就说，妳给习近平打电话
啊，叫他别打我们。”

直到大学，刘俊良在阅读新住民的研究时，发现文本中的新住民女性与母亲的身影叠合，才有办法体会母亲的为难处境。他主动致电给母亲，但仍有些难为
情，只是向母亲分享读到的新住民研究，“我不擅长表达情感，有些尴尬，只是迂回地向妈妈诉说我在研究中读到的新住民惨况”，最后他才勉强挤出一句：
“我现在才知道妳一直以来有多辛苦，对不起。”



Belinda台南家内的摆设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其实儿时，刘俊良还会大方说母亲来自中国，甚至为自己的“混血”身份感到自豪，直到2008年发生的毒奶份事件（注：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，三鹿集团
奶粉遭检三聚氢胺超标，根据中国官方统计，累计有30万名婴幼儿患病，出现轻重不一的泌尿问题，此案最后促使食品安全法修订），他开始感受到台湾社
会对于中国的不友善。

他从同侪的话语嗅出对中国人的不友善，特别是发生重大事件如毒奶粉事件、太阳花运动或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，同学的一句“你妈是大陆人吗？”便让他希
望母亲再也不会出现在学校，这样他的身份就不会曝光，他就能隐身在台湾人的身份下。

作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，刘俊良说：“有时候，我甚至会忘记，我不是一个‘纯的台湾人’。但是，社会还是一再提醒我，我可能是个外国人。”

大学时，他希望做出一些改变，鼓起勇气效仿其他新二代，透过一桌美食向同学们介绍母亲的家乡文化。他端出口水鸡与中国制零食，同学们不太习惯重庆
的辣味，认为中国制食品也许有食品安全疑虑。他说：“同学们开玩笑说中国制零食充满化学元素周期表，意思是，他们排斥中国制食品”，这些反应让刘俊
良难受。直到毕业，已经充分理解自己身份认同的他再度鼓起勇气，向同学们分享自己当时的失望心情。但他笑著说，同学们还是没能理解他的真正意思，
只是在他面前开始吃辣，流著汗、表情痛苦地说真好吃。

今年是刘俊良第二次参与总统与立委大选，虽然在偏蓝的家庭成长，但他无法接受国民党的论述，又对蔡英文当时喊出“抗中保台”的口号反感，因此他在第
一次投票时，投给了宋楚瑜。这次，他原来选择投下废票，以表达对三组候选人的不满，认为这三组都无法满足他们期待的新住民政策，但后来转投赖清
德，因为害怕另外两组候选人当选。

在政党票部分，他选择了时代力量，“时代力量是从太阳花运动后崛起的政党，是从公民社会演变成实质上的政治力量展现，符合我们年轻人对政治的想像，
加上他们长期关少数族群权益，我希望他们不要泡沫化，但这次连不分区的门槛都未通过。”符合受访的新二代价值观的选区立委与政党未能顺利当选，似乎
意谓著，在政坛中，他们的声音未能被听见，他们所关注的新住民权益也不是台湾民众最在乎的事。少了立委席次，是林廷宇在开票日这么难过的原因。

刘俊良与李依静是一对情侣，他们的母亲都来自中国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“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，你们不会介意吗？”

基于同样的理由，身为首投族的22岁李依静做出了相同选择——她将总统票投给了赖清德，政党票则投给了时代力量。

李依静的母亲来自中国贵州，她的身份认同也从“混血儿”、新二代转到中二代。

李依静曾任108课纲课审大会委员、“新二代复仇者联盟聚会”——也就是新二代留声机前身——发起人之一，目前就读中正大学政治系。由于参与课纲审
议，也参与过多次与审议式民主有关的营队活动，担任主持议题的桌长，这样丰富的公共事务经验，让台南市的民进党籍议员认识李依静，并邀请她进入议
员的行政团队。她听了，便直接告诉对方：“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欸，你们不会介意吗？”



李依静的母亲名为梦迪，来自贵州遵义。梦迪20岁不到的时候，曾在广州西餐厅做服务员，也在台商的制鞋工厂工作，后来认识了一名台商，他问梦迪为什
么不卖家乡产的茅台酒？从此开启了梦迪做茅台生意之路，后续也透过这名台商认识了丈夫，谈起恋爱。一年后，她怀上了女儿。丈夫的家人正式到贵州提
亲，她形容自己当时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想太多，只想著往前冲。生下女儿后，梦迪2001年来到台湾。

殊不知，台湾的生活与她的想像大相径庭，一到台湾，她与丈夫位于三楼的新房内空荡荡，只有一张床，她感到像是被骗婚一般，再加上没有身份与工作
证，让热爱工作与自由的她，像被折断翅膀的鸟儿，困在一幢老房中。

三、四年的育儿时间，让梦迪罹患忧郁症，她虽然也曾在居满两年拿到工作证后去打工（注：2009年修正两岸条例，陆配经许可来台，无需申请工作证即可
工作），但受限于学历因素，仅能找到低薪的兼职工作，与她喜欢自己做主、自由的个性差异大。后来，梦迪选择两地来回，在贵州家乡往往一待就是数个
月。

李依静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，年幼的李依静得学著独立，补习下课后，要一个人在门口等雨停。父亲上班，爷爷奶奶又年长，若等不到亲人、等不到雨停，她只能
一个人淋雨回家。她羡慕其他同学，也埋怨起母亲。

直到有一次，她看见母亲遗留在房内的日记，才理解母亲的牺牲与痛苦。后来，她成为最常赶著母亲回贵州的人，她知道母亲在那里是快乐的，有自己的工
作、疼爱她的家人，还有靠自己挣来的房子。

李依静也经常与母亲回到贵州，她一直认为，自己可以在两个国家中做选择。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发生，她频繁在社群媒体上转发有关的资讯，虽遭
母亲阻止，但她不以为意。后来，她从澳门入境中国，遭海关拦下，以机场有同名同姓者为由要做身份检查。那是她十多年往返两岸第一次被带到小房间盘
查，也另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。

当时，母亲责怪她，说定是因转发跟政治有关的资讯才惹祸上身。走到小房间的路上，她手按著手机上的脸书 App，犹豫著是否要删除资料。在小房间内，
海关要求她填写一份非常详细的表格，在国籍那栏，李依静犹豫了几秒写上“台湾”——她不知道，这会让海关作何反应。

那次的经验，吓坏了李依静的父母与在中国的亲友，他们在发生大事件或大选时，都会特别叮嘱她别碰政治。“如果战争发生，因为我对中国家人的好感，可
能会让我选择逃亡中国依靠他们。”李依静说，“但经过那次盘查我才发现，我没得选，中国不要我。”

反送中时，另外一件事也带给她莫大的影响。李依静的表哥从军，他们自小玩在一块，表哥也十分疼爱她。当李依静回母亲家乡，因为口音被其他村里的孩
子排挤时，是表哥带著她玩耍，让她融入当地，至今，也每逢她生日就会发祝福讯息。反送中时，她看著直播，发现解放军在深圳集结，恰好，她得知表哥
人也在深圳。她害怕在直播上会看到表哥的面孔。过了多年，她仍不敢问表哥，当时做了什么？她内心也冒出一个莫大的恐惧：“如果台海发生战争，表哥，
你会打我吗？”

从那之后，关心政治也积极进行公共参与的李依静不免提醒自己，不要站在最前线。

“新二代是一个大的集合，中二代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二代的处境可能不那么相似。”李依静说，“两岸关系让我们的认同很混乱。”

李依静表示，她在国族认同上比较倾向从小长大的台湾，但在身份上，她并不是那么肯定，也还在寻找答案。李依静正在进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大专生
研究计划的中二代政治认同研究。她觉得，无论是她目前的访谈对象，抑或是她自己，“都不可能选择两者都是，在两岸敌对关系下，身份认同只可能是一
个。”

泰国二代王秋雯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“局外人”

母亲来自泰国的王秋雯，在选择“两者都是”的时候，要比李依静轻松一些。

王秋雯将近30，她的母亲在1992年来台，那是台湾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跨国婚姻开始大幅增加的时候，她也算是新二代中年龄稍长的一位。小时候，王秋
雯乐于跟同学分享回到泰国探亲的经验，同学也叫她混血儿；她深受泰国家人的疼爱，她也喜欢泰国的文化，从21岁开始学习泰文、看泰剧。也在2019年
的时候拿到了泰国身分证。

但她也曾感受过国族认同混乱。在台湾，她可以大方的说出自己是台湾人，但因为缺乏在泰国长时间生活的经验，她不免困惑“我是泰国人吗？”“以前我会说
自己是混血儿，现在不会。母亲是华人，她认同自己是泰国人也是华人，所以我的混合是文化与国籍，”后来，经过学习泰语以及去泰国工作的经验，现在，
王秋雯具有泰国人及台湾人的双重认同。

但母亲丽莎始终是台湾的一个“局外人”。

丽莎来自泰国的华侨大家庭，身为长姐，下有四个弟弟，家庭经济状况并不佳，她希望改善家里的生活，听说台湾容易赚钱，生活品质较好，透过早些时候
嫁来台湾的姑姑认识了丈夫，并来到了台湾。但是，台湾的生活没有丽莎想得美好，夫家的生活并不富裕，她还得照顾卧病的婆婆，为了生计，她上没几天
识字班，就到工厂与一群泰国工人们一起工作。家庭、工厂两边跑，长期下来，丽莎习得一口流利的台语，却看不懂中文字。

虽然台湾政府规定，华侨身份可以拿双重国籍，不需放弃原国籍，但丽莎找不到足以证明华侨身份的文件，又不愿因为归化而放弃泰国籍，32年来，她还没
有台湾身份。

2023年1月8日，台北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四年前，父亲罹癌，王秋雯从泰国返回台湾。父亲的临终前照顾，让她发现，母亲作为主要照顾者，无论在照顾婆婆或是丈夫时，都没能得到良好的医疗协
助。遇到重大医疗决策，母亲常对她说：“反正我是外国人，我都不懂，妳是他女儿，妳决定就好了。”

她当时不解，为何母亲明明人在医院，却一直要求她在工作与医院间奔波，让她疲累又无助。在某次父亲病危的期间，母亲在夜里突然惊醒问她：“为什么都
没有关于照顾妳爸爸的泰语书？我不知道怎么好好照顾他⋯⋯”王秋雯这才意识到母亲遇到的困难，并请泰国的朋友寄癌末照护的书籍到台湾。

几年前，丽莎曾因白内障动眼部手术，但术前没有获得任何泰语文字说明，这让面临手术的她十分焦虑。王秋雯上网查询，才在茫茫资讯海中捞取到卫福部
的泰语手术说明：“卫福部明明有做多语的卫教资讯，但对新住民来说不太容易找到，这很可惜。”

而且母亲已63岁，在缺乏身分证的情况下，未来将无法使用长期照顾政策，这是一项针对65岁以上老年或失能、失智的国民所提供的健康照顾服务。届时，
她可能面临独自照顾母亲的难题。而这也会是独生子女照顾新住民父母们将遇到的困难。

就读社工系，现在在医疗院所工作的她，看到许多语言不通的长辈求诊时遇到的困境，“十大癌症的卫教已经普及到多数台湾人都知道了，但不懂中文的新住
民住了二、三十年却未能被触及”。目前最多语化的医疗卫教资讯主要围绕著怀孕与母婴照顾，似乎将新住民妇女定位于“传宗接代”，但新住民在照护家人或
自身时，却缺乏相关卫教资讯。

“南洋姊妹会”是成立20年的新住民团体，旨在于协助外籍配偶培养中文、亲职教育等能力，亦针对法制修订进行倡议。姐妹会的理事长洪满枝从越南来台已
25年，她观察到，南洋姊妹会接触的少数个案已届70岁高龄，新住民们逐渐变老，成为接受长照服务的对象，至于没有台湾身份者的长照需求确实是个极大
的难题。另一方面，中年的新住民，虽然具备居家照顾服务的能力，但因为居服员的资格考试是中文，对新住民来说是个艰难的门槛。

2023年12月27日，新北市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“有名字的进步”

选举前，“新二代留声机”针对选举政见开过多次会议，他们的核心关怀聚焦在医疗与新住民及二代的教育上。他们认为这些议题最为迫切。

基于新南向政策，新住民语已经被列入国小的必修。但这一看似立意良善的教育政策，却因为中央与地方的配套不足，导致较少人选择的母语课程根本开不
了课。

曾被要求同化、融入台湾，因而经历过失去母语的一些新二代，看到政府突然在2019年的课纲下，推行母语政策，也有许多不理解的。王秋雯说：“多有要
求接受母语课程的学生，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习母语。”根据内政部2015年的调查，有40%的新二代不会说母语。二代没有自发想认识“母国”文化，却被强迫
学习“母语”，王秋雯说，这就如同在新南向政策下，民众不理解为什么要认识新住民、为什么要认识异国文化，最后沦为放烟火式的办活动、吃美食，“表面
上有尊重，实际上未能有更多理解。”

在教育上，同为新二代的“跨国衔转学生”在校园面临比在台长大的新二代更大的适应障碍。跨国衔转学生指的是曾居留国外或大陆地区而回台就学的新住民
子女。跨国衔转学生因为华语不流利，却得在华语为主的课程中学习，导致学习成效不佳。跨国衔转学生的人数逐年上升，直到2022年，全台约有1000名
跨国衔转学生。

下一届总统是赖清德，他在新住民政策上并未提出突破或有开创性的政见，大多是延续旧制并强调会进行修正，如强化新住民专责单位、扩大新住民发展基
金的运用等。可以预期，八年前蔡政府上台后所推动的新南向政策，也将持续进行。



新二代们也提出了对持续修正新南向政策的看法，比如境外面谈制度（注：为防止人口贩运、假结婚等情况，外交部与陆委会针对18个国家以及大陆地区人
民设有“境外面谈”制度，若台湾人要与上述国家的国民结婚，需通过面谈，才能来台。）林廷宇认为：“既然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，就应该废除境外面谈，不
应该想跟东南亚国家做生意，有更多利益往来，同时却又怀疑这些国家来的人都想要假结婚、不怀好意，这很奇怪。”

王秋雯也认为，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推动新南向政策，却没有对新住民有真正的理解，“这只是廉价的尊重。”

2023年11月5日，台北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造势活动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本次选举，三党总共提名了四位新住民参选立委。在确定当选的立法委员名单中，有两名新住民代表，分别是获得连任的民进党籍罗美玲（马来西亚）以及
民众党籍麦玉珍（越南），比起前两届多了一席。另两名落选的候选人皆为陆配，民众党提名的李贞秀与国民党提名的李霞。

本届大选的新科立委麦玉珍在越南出生，结婚来台20年，曾经历前夫家暴而离婚。家庭与工作的经验，让她理解新住民在台的困境，因而在居住地彰化县成
立越南同乡协会及全国性台湾新移民协会。她还创立了新住民党，希望规划完整的全国性新住民政策。2023年在民众党征召下，加入民众党籍，成为不分区
立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。

民进党的罗美玲获得连任。2020年的立委中，马来西亚华人罗美玲是该届唯一的新住民立委。她在大马成长，以侨生身份来台念大学。罗美玲曾任教师、民
间团体干部，并担任过两届的南投县议员，2020年成为不分区立委。曾在立法院成立“台湾新住民权益发展促进联盟”，获得跨党派支持。她曾倡议增加中央
部会的新住民比例，也关心新住民相关法案。不过，她的侨生身份受外界质疑是否有代表“新住民”的资格。

而2016年首位胜选的有新住民身份的林丽蝉，这次却未获得国民党的提名。林丽蝉是柬埔寨华侨第三代，1997年结婚来台，在台完成大学与硕士学历。
2016年成为首位新住民立委时，林丽蝉受到瞩目，但因在台的柬埔寨新住民并不多，也引起质疑是否能够代表多数新住民的意见。在国会期间，她主要关注
的还是在新住民相关法案，例如曾修改国籍法，提出“新住民基本法草案”。

在前两届立委的经验中，两名新住民立委的身份与国籍能否“代言新住民”，是受外界关注的焦点。

但是，洪满枝并不认为有更多新住民立委，就能更好的代表新住民意见，她形容台湾有新住民立委，更像是让新住民成为“有名字的进步”，被社会看见了，
“这多少会改变社会观感，但从过去的经验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那些新住民立委为新住民们做很多，也许个案上有，但我认为需要整个政党或跨党派有共识，
对法案的推动才会有效果。”

林廷宇于东海大学的宿舍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后记

台湾的新住民与二代人口逐年攀升，这八年来的新南向政策，也让新住民比例最大宗——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洪满枝与二代的王秋雯都感受到地位提升，
无论从媒体的正面报导，到民间与政府的各项奖励措施，新住民似乎比较被尊重，但台湾社会对于外来者的歧视与成见并未消失。王秋雯形容“是虚伪的尊
重”，“为了获得东南亚配偶国家的经济、语言、文化资源，‘选择’尊重你，但在我们这些新二代眼里，那些都很表面。”

进步是缓慢的。去政府机关开会时，南洋姊妹会的新住民们仍会听到官员称呼她们为“外籍新娘”——尽管多年来，大家一直在抗议这一带著歧视意味的称
呼。洪满枝认为，这显示官员的意识，并没有真正进步。如今，姐妹会的成员们则会自嘲是“老娘们”。

身为新住民，“不管你有没有身分证，你有不同的肤色、口音，你就是外国人”，就算认同自己是台湾公民，洪满枝与其他新住民仍未感受到台湾社会将他们
视为一份子。洪满枝说，二十年来，她们上街买菜仍然会不断被问相同的问题：“妳寄多少钱回家？妳们是不是会骗台湾人的钱？妳是用多少钱被买来的？”

以前她会因为这些失礼的问题感到很愤怒，习惯了台湾社会对移民的不解后，现在听了也会一笑置之。

但是，有时歧视还是会来得猝不及防，前阵子，洪满枝与一群越南姐妹欲搭计程车到医院进行医疗美容，一群越南人聚在一起自然用母语交谈，一名司机听
到她们说越南话，就拒载。而回程的司机原本还跟她们用中文聊天，一听到越南话后静默，脸色一沉，甚至要她们提前下车，“我们一直问司机为什么拒载？
为什么提前叫我们下车？没有答案。”

2023年1月8日，台北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比起默默承受偏见的母亲们，二代们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是够格的台湾人。李依静第一次使用新住民福利是在特殊选才（注：针对特殊才能、不同教育背
景、弱势族群开放1-2%的就学名额）的管道，“同学们都知道这是新住民名额，他们开玩笑，刚好妳妈妈是中国人，你才有办法进到更好的学校。”

“所以，上了大学后我要求自己的成绩不能只是及格。我得要加倍努力，证明我够格。”

那个够格的台湾人的样子，却是模糊的。王秋雯家中四代都是华人，但当她透露自己的身份后，就会有旁人说“难怪妳看起来一副泰国人的样子”——这让她
非常困惑，“你们想像中的泰国人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而从小，李依静就要自己积极学台语，应老师要求参加台语演讲比赛，也曾参与国语演讲比赛，她说自己是要“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自己变成一个台湾人”。
但这份渴望仍然充满矛盾，本就在台湾长大，本就是台湾人的她，还要怎样变得更像一个台湾人呢？

＃新住民＃台海关系＃新二代＃南洋姐妹会＃2024台湾大选＃新南向＃时代力量＃身份认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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